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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打麦场边有棵老槐树袁老槐树下有一座土戏
台遥 老槐树不知活了多少年袁树干粗得要三四个人才能
合抱袁龟裂纵横袁虬枝盘曲袁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遥 土
戏台筑于 20 世纪 60 年代袁依偎在老槐树下袁仿佛一个
在母亲怀里的孩子遥 每次回到老家袁我都要在土戏台上
伫立良久袁任思绪尽情放飞遥

戏台是用黄土夯成的袁台基很高袁八尺有余袁台面方
方正正袁每边长超过三丈遥 筑戏台时我还小袁但知道是怎
么筑起来的遥 农村人缺乏文化生活袁不少青年闲则生非袁
摸纸牌玩遥 其实也就是以香烟为赌注袁一盘几根香烟遥 是
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袁 也有二角三分钱一包的玫瑰牌遥
但这也是不允许的袁大队治保主任专门负责野抓赌冶遥 那
年农闲袁生产队里几个青年夜里被抓了袁老队长罚他们
筑一座戏台遥 戏台地址便选在打麦场边的老槐树下袁几
个青年筑起这座高台袁并用石磙夯结实遥

自从有了这座土戏台袁每年秋收秋种结束袁村里总
要请戏班子来唱几天戏遥 唱戏时袁土戏台的三面围上柴
箔袁只有一面敞口向着打麦场遥 十里八乡的群众都赶来
看戏袁尤其是小孩袁比过年还兴奋袁放学后连家都不回袁
背着书包就往戏台跑遥 太阳还没落山袁打麦场上就聚满

了人袁黑压压的一片袁足有数千人遥前排的位置最抢手袁早
早就被人摆上长条凳占据了遥来晚的人只好站在后面袁有
的干脆爬到老槐树上袁 居高临下袁 连后台都看得清清楚
楚遥 村里一个光棍汉袁 在树上看到女演员换装袁 激动得
野哇冶地大叫一声袁差点从树上摔下来遥 从那以后袁只要有
剧团演出袁他都固定坐在那根树丫上遥

夜幕降临袁气灯亮起来了遥 野气灯冶不叫野汽灯冶袁是一
种利用压缩空气和煤油作为燃料的照明设备袁 通过压缩
空气将煤油喷成雾状袁 然后点燃产生光亮遥 气灯挂在戏
台前的横木上袁发出野嘶嘶冶的响声袁灯光炽白袁照耀戏台遥
锣鼓声一响袁原本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遥孩子们挤在
最前面袁仰着小脸袁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台上穿得花花绿
绿的角儿遥 我们趴在土戏台的斜坡上袁浑身是泥袁回家常
被母亲责怪遥 演戏的都是野草台班子冶袁大多是古装戏袁村
民们看得津津有味袁不时还报以掌声和喝彩声遥自从有戏
看袁农闲时野赌博冶的人也少了遥群众说袁还是老队长高明遥

后来袁 电视走入家庭袁 农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
彩袁农村文艺宣传队也解散了袁土戏台沉寂了很长一段时
间遥 老槐树孤零零地守护着土戏台遥 我每每回到故乡袁站
在土戏台前袁怅然若失遥

前几年袁老槐树下突然又热闹起来遥打麦场被改建成
文化广场袁五彩旗帜招展袁景观小品林立袁土质地面浇上
水泥袁平平展展袁每天晚上霓虹闪烁袁曲调悠扬袁大妈们随
着音乐翩翩起舞袁也有少数男人夹在中间扭肢摆胯袁自娱
自乐遥土戏台也在原址重建袁用水泥筑成一座四四方方的
高台袁台的三面以砖木结构建成仿古式建筑袁台口上方砌
了一道彩虹般的拱门袁野乡村大舞台冶 五个红色大字镶嵌
在拱门上分外醒目遥台上有灯光尧音响尧电子屏幕袁台下是
一排排固定的长条凳袁美观而时尚遥 每到周末袁县里和镇
里的文艺团体都要来演出遥 观众虽然没有过去那样挤肩
挨背袁却也有百来人遥

老槐树还屹立在舞台边袁犹如返老还童一般袁树干粗
硕袁枝叶婆娑袁像一把撑开的巨伞袁笼罩在舞台的上空遥春
天袁槐树开花袁洁白如云袁浓郁的香味熏染文化广场袁覆盖
了整个村落遥

回到老家袁站在戏台上袁抚摸老槐树袁不禁感慨万千遥
老槐树就像一本厚重的书袁记录着乡村的变迁袁见证着人
间的冷暖遥戏台上讲述了多少喜怒哀乐的故事袁演绎了多
少悲欢离合的传奇遥它们构成了乡村的灵魂袁是记忆的载
体袁是永远的精神家园遥

老槐树下的戏台
颜良成

假日回老家袁路过淮海农场袁在装
饰一新的野淮海礼堂冶面前瞩目遐思袁
儿时袁看野露天冶电影的情景袁一幕幕呈
现遥

在那个物资匮乏尧生活艰辛的野大
呼隆冶年代袁农民基本没有什么文化娱
乐活动袁只有过年那几天袁大队文艺宣
传队演两场戏热闹热闹袁 其他的就是
看手敲小铜锣袁肩驮纸麒麟袁挨家挨户
说着野恭喜发财冶等喜话的乞讨人玩麒
麟遥 印象中最开心的就是看大队组织
人员送新兵去公社人武部袁 一路敲锣
打鼓袁自己也挤到新兵的后面袁雄赳赳
气昂昂地跟着走袁那个自豪劲袁仿佛自
己就是胸戴大红花的新兵遥 再就是袁庄
上有人家结婚的袁 拔腿就跑过去看新
娘子袁捡未炸响的哑鞭炮袁剥到信子点
着后袁尾着小伙伴的脚后跟炸取乐遥 平
常唯一有盼头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
影遥 然而袁公社电影队袁一年到头难得
到大队放几场电影袁 好在我们五岸大
队袁紧靠国营淮海农场场部袁每十天半

个月就能看上一场电影遥
当时放电影都在室外袁所以叫露天电影遥 淮海农场

放电影是在学校操场上袁用三根长毛竹袁搭一个挂银幕
和喇叭的架子遥 太阳还有竹竿高袁电影队的几个人就忙
开了袁他们先将幕布挂起来袁把道听途说今晚有电影变
为事实遥宽宽大大的白色幕布袁就像夜晚燃放的烟花袁十
分抢眼袁无论大人小孩看到袁就像过年一样兴奋袁至今我
仍清晰地记得袁庄上人得知放电影时奔走相告的情景院

野王大爹呀袁晚上看电影遥 个晚有电影呢浴 冶张三丫袁
满脸堆笑地对挑着麦把的王爹说遥

野真的遥电影叫什么名字啊钥冶王爹高兴地停下脚步袁
摘下头上的草帽扇着风遥

野名字不晓得遥 不是捉特务袁就是打仗片遥 反正好看
呢遥冶张三丫就像她已经看过电影一样袁带着自豪的口气
说遥

野三丫头袁不要撒谎啊遥 冶跟在王爹后面的快嘴李二
虎接上一句遥

野二拖鼻子袁哪个撒谎小狗小猫遥 冶遥
兴奋和喜悦在俏皮的对话中流淌遥 一传十十传百袁

整个庄子沸腾了袁每个人都欢喜乐笑的遥 生产队长也善
解人意袁提前放工袁让社员早点回家烧晚饭尧喂猪食遥

淮海农场邻近有射阳县临海公社的五岸尧六垛尧苇
荡尧曙东等大队袁还有滨海县振东公社的新东尧头庄大
队袁来看电影的可谓是人山人海袁有坐着的尧站着的尧站
在凳子上的尧小孩骑坐在大人肩膀上的都有遥所以袁要想
看场过瘾的电影袁必须去抢个好位置遥

我放学到家后书包一扔袁 扛起个板凳就往电影场
跑遥场地上已摆了数不清的长长短短尧大大小小的凳子袁
许多人都坐在或躺在凳子上看着袁 生怕凳子被人挪走袁
有的一个人护着几条凳子遥 我只能找个靠前的偏位子
坐下遥 位子抢到了袁开始盼天早点黑下来袁可越想天黑袁
天越发亮堂遥走又不敢走袁只能坐着干等袁此时才感觉肚
子在野咕咕冶叫袁瞄一眼场边袁有小摊子卖金钢脐尧大饼袁
还有卖花生尧瓜子和汽水的袁可身无分文袁只好眼巴巴地
看着到眼的东西而求之不得袁只好咽下渗出的口水遥

露天看电影不光挨饿袁还要遭受风雨严寒遥冬天袁西
北风吼吼的袁任凭你裹紧衣服尧缩起脖子还浑身发抖曰有
时放映中途突然下起雨袁电影没停袁观众心甘情愿挨淋袁
雨水淋湿了衣服袁冻得上牙叩下牙遥那时想袁哪天能在屋
内看电影就好了遥

淮海农场有 7 个分场袁有时放电影要跑片遥 所谓跑
片袁就是两个放映场同在一个晚上放同一部片子袁这个
场上放完一盘胶片袁 立即用摩托车送到另一个场地袁往
往因跑片不及时袁一场电影要看几个小时遥 记得一次放
叶洪湖赤卫队曳袁在小雨中一直看到凌晨两点才结束遥

后来袁农场盖起了丁头式的野大礼堂冶袁电影改在室
内放映了遥 野这下好了袁下回再看电影袁再也不怕刮风下
雨了遥冶我高兴地搂着小伙伴说遥可高兴得太早了遥室内
放映袁买票进场遥农村人没有闲钱花在看电影上遥每次放
电影我和几个小伙伴袁只能在大礼堂门口碰运气遥 要进
礼堂有三种可能院一是熟人带进场遥 有自己认识的大人
买票袁就厚着脸让人家带自己进去曰二是随大流遥常有几
个野刺头冶青年袁两人抱一个门口检票人袁不让他们收票袁
站在外面的人一窝蜂拥进去曰三是野拾大麦冶遥 电影放到
三分之二后袁检票的人就不再收票了袁外面零零星星坚
持到最后的人才进去过下瘾袁 如同生产队大麦割完后
野放门冶袁让社员自由捡拾地上的零星麦穗一样遥

那时的电影都是黑白片尧小幕布袁但看得津津有味尧
如痴如醉袁只要能看上电影袁哪怕不吃饭尧不睡觉遥

如今袁随着时代的进步袁经济的发展袁电影事业突飞
猛进袁放映设备和形式也都鸟枪换炮了遥 先由黑白片变
成彩色片尧小银幕变成宽银幕袁再蜕变成现在的 360 度
的全景电影尧 戴上眼镜看的如身临其境的 3D 电影等遥
如果有兴致就去电影院看袁不愿外出看的袁就在家坐在
沙发上尧躺在床上袁打开电视看电影遥 怀旧时袁还可选看
叶小兵张嘎曳叶南征北战曳等经典老片子袁真是心遂所愿尧
惬意满怀遥

现在袁电影好看袁电视剧也精彩遥 我既爱看电影袁又
喜欢看电视连续剧袁真是野老鼠跌落天平上要要要左右为
难冶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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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大农村仍然处于温饱线以下袁大部
分农民食不果腹袁寅吃卯粮遥 像新坍镇新潮九队野楼上楼下袁
电视电话袁外出自行车一跨遥 冶的奢侈生活袁许多农民只有在
叶柳暗花明曳等反映农村主题的电影里看过袁原新潮九队都市
般的生活袁俨然成为广大农民的梦想和追求遥

如今袁走进曾经全国闻名的新潮村袁一片绿色的田野间
嵌镶着当年开荒者的自建房尧21 世纪之初新农村建设的楼
房尧近年来兴建的农房改善集中居住社区的野三代村居冶袁从
新潮村原九队北侧的几栋颇有野民国风冶的青砖楼房和一排
排整齐划一的砖瓦结构平房中袁可以领略到新潮九队农民不
畏艰难尧敢闯敢干硬将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改造成亩产一吨粮
食的高产田的精神风貌遥

射阳县东临黄海袁千百年来袁起灶煎煮海盐曾是这里农
民的生计遥 半个多世纪前袁偏居射阳一隅的新潮九队旧址还
是一片由 200 多块高低不平尧 沟壑纵横的盐碱地拼凑成的袁
亩产皮棉只有三四十斤袁亩产麦子不过二三百斤袁村民日常
粮食十分匮乏袁居住条件更是简陋不堪遥

穷则思变遥 时任生产队长的支前模范尧火线入党的巴一
恺袁拿出当年他在淮海战役中冒着枪林弹雨推着独轮车辗转

苏鲁豫三省支前的一股热情和干劲袁 全身心投入改造荒滩尧
建设家乡中去遥

野唐宋元明清袁没听说粮食渊亩产冤两千斤浴 冶可巴一恺就
是不信这个邪遥 他带领村民披星戴月袁成年累月翻地松土尧挑
河治水袁 硬将 200 多块高低不平的盐碱地平整成为 20 多块
野条田化冶标准农田曰面对雨天水汪汪袁晴天冒野白霜冶的盐碱
地袁巴一恺创造性进行淋盐洗碱尧绿肥压碱等治碱改良的尝
试袁提高了土地肥力袁极大地提升了粮棉产量遥 他们还积极探
索立体套种新模式袁在麦田里套种春玉米袁在玉米田里又套
种红薯袁这种野两熟改三熟冶的栽种方法在全县乃至全省独树
一帜袁把新潮九队原来野兔子不拉屎冶的盐碱地改造为水旱满
产一吨粮的野棉粮仓冶袁创造了全国产粮史上的奇迹遥 在那连
国家干部和城里人每人每天都供应不到一斤口粮的计划经
济年代袁新潮九队却有集体储备粮 20 多万斤袁队里还建起了
公共食堂袁从此袁村民吃饭不再发愁遥 那时袁新潮九队在农业
规模化尧机械化尧现代化尧生态化方面走在了全省前列袁集体
购买了买了拖拉机尧收割机遥

野吃了五谷想六谷遥 冶率先解决温饱问题的新潮九队野当
家人冶巴一恺又着手谋划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遥 他带领群众

自办窑厂尧烧砖建房袁没有砖头自己烧袁没有木工瓦匠自己
学袁很快袁组里涌现出一批制坯烧砖尧瓦匠木工等能工巧匠袁
昼夜奋战袁建成了苏北首家集体农庄袁让农户免费居住遥 不仅
如此袁全组村民还率先用上了照明电尧率先吃上了自来水袁率
先用沼气生火做饭遥 野不像别的村组是一家一户自己盖房子袁
我们的老房子是集体出资出力兴建的袁不仅齐整美观袁而且
质量很好袁都是自己烧制的青砖青瓦袁现在都能居住遥 冶谈起
新潮村原九队的居住环境袁许多村民倍感自豪和骄傲袁也万
分感激引领他们致富的带头人要要要野全国劳动模范冶尧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巴一恺遥

更令人惊叹的是精神文化生活让新潮村里涌野新潮冶遥 在
新潮村原九队北侧袁至今还保留着几栋颇有野民国风冶的青砖
楼房遥 当地居民说袁这些楼房原来是作为村里的公共浴室尧剧
场尧食堂使用袁同样由当年村民一砖一瓦集体兴建遥 野那个年
代苏北偏僻农村里竟然有这样的小洋楼袁 可以说是相当气
派袁不到城里就能去剧场看电影袁确实很耶新潮爷遥 冶许多慕名
前来的参观者看到这里整齐划一尧整洁如新的老式居民野小
区冶袁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和羡慕袁对那个艰难时代涌现出来
的先进典型表示由衷的敬佩遥

憧憬“新潮九”
董素印

春天的淮海农场袁空气里浮动着泥土与菌丝交织的清香遥 晨
雾未散时袁闺蜜超男已支起直播架袁将镜头对准菌菇大棚里初绽
的羊肚菌袁那些棕褐色的菌伞舒展如梵高的笔触袁在补光灯下泛
着绸缎般的光泽遥

这是首茬野菌中黄金冶的采撷日袁她沙哑的野家人们冶刚出口袁
订单数字便如春汛漫过堤岸遥 隔着屏幕袁我看见她指尖抚过菌柄
的沟壑袁将菌菇生长的故事织进每声吆喝里遥 日光斜斜爬上她的
侧脸时袁她沙哑的嗓音里裹着蜜院野娜娜袁和你码字时一样袁我正往
热爱的土壤里扎根呢遥 冶这话让我想起去年谋划线上营销时袁深夜
里她猫着腰溜进办公室袁对着空荡荡的直播间独白两小时的笨拙
模样袁而今她的眼睛却比菌褶间凝的晨露更亮遥

前日归家途中袁一缕焦糖香悄然勾住脚步遥 烘焙店玻璃门上
红纸剪的野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冶正簌簌颤动袁门铃叮咚间袁暖光
倾泻如蜜遥老板娘踮脚擦拭着展示柜袁糖霜沾在睫毛上恍若落雪院
野我先生在后厨揉面团呢袁他说面团是有呼吸的遥 冶隔窗望去袁系靛
蓝围裙的男人正将面胚抻作蝉翼袁学徒们屏息围观的姿态袁仿佛
见证某种神圣仪式遥 听她讲创业往事院冷清时日烤焦的面包自己
吞咽袁却在某个雪夜收到短信院野你家的红豆包袁让我想起外婆的
土灶台遥 冶话音未落袁外卖骑手匆匆取走蛋糕盒袁门铃叮咚声中袁她
眉梢的甜意比糖霜更绵长遥

暮色浸透梧桐时袁超男的直播回放仍在耳边萦绕遥 野羊肚菌炖
鸡最好加两片陈皮袁能让汤品口感更加鲜美噎噎冶沙哑的尾音未
落袁 弹幕跳出 野主播喝口水吧冶遥 这幕让我忆起县作协的如月老
师要要要那个在田埂间偷背叶唐诗三百首曳的农妇袁三十多岁才对着
二手电脑自学平仄袁如今她的诗句已在叶中华诗词艺术家大词典曳
里生了根遥 前几日交稿时袁赵主席抚着老槐皴裂的树皮点拨院野好
文章要像这青苔袁从生活裂缝里长出诗意遥 冶窗棂漏下的光斑在他
指间跳跃袁我突然惊觉自己总在誊写昼夜袁却忘了将晨昏酿成月
光遥

深夜键盘声碎袁 友人消息倏然点亮屏幕院野你写的麦田故事袁
让父亲想起在农场奋斗过的旧年遥 冶怔忡间袁老板娘那句野面团会
呼吸冶忽然有了具象袁当文字从血脉渗入笔端袁每个逗点都该带着
心跳的余温遥那些被讥为痴妄的坚持袁那些沉寂朋友圈的篇章袁此
刻都成了暗夜菌丝袁终会在某个黎明顶破冻土遥

晨光微醺时袁烘焙店新挂的枣木匾额正泛着暖光袁野与热爱共
生冶的烙痕深深遥 后厨传来清朗的笑嚷院野快来听面包开裂浴 冶金黄
表皮的爆裂声里袁麦香如春雷滚过原野遥 我想起菌菇在黑暗中积
蓄的张力袁想起如月笔下不肯低头的诗行袁想起老槐年轮里藏着
的风雨遥 直播间的人潮尧烤箱的热浪尧文字中的顿笔袁原来都在奔
赴同一轮太阳遥

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
邱玲娜

沿海县城城北的菜市场袁 又叫富民批发市场袁
除了专设门点外袁在市场最北边的东西向 30 米宽
的水泥地上袁还有很多露天的小摊位袁摆在进门右
拐的路两边遥 卖菜的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近郊农民袁
他们把自己种的菜和采来的野菜装在篮子箩筐里袁
或摊或堆在齐膝盖高的不锈钢架子上袁也有直接摆
在塑料布上的遥 平常我隔三岔五光顾那里袁开春后
去得更勤些袁每次去都有惊喜遥

走进春天的菜市场袁 我一眼就看到了荠菜袁蓬
松地堆在塑料布上遥 荠菜是长得慢的越冬植物袁开
了春刚开始只是一丁点儿绿芽袁 隔几天长一片叶
子袁直到长出层层叠叠的花边锯齿形的叶子袁趴在
地上袁像一朵绿色的花遥 母亲见了袁便会挎一个篮
子袁拿一把铲刀袁说院野我去挖点荠菜家来遥 冶在我们
滩涂地上袁这种菜长得相当泼皮袁它随遇而生袁从不
择地袁也不挑剔肥瘦袁沃土长得又肥又大袁薄地生得
慢点痩小袁但依然顽强的生着长着开心着遥 没过多
久袁母亲便挖了一篮子回来遥倒一盆清水袁一蔸蔸洗
干净袁反复洗过好几遍遥 母亲最擅长用荠菜熬粥和做荠菜羹袁让人吃
了还想吃遥

由于棚育蔬菜盛行袁很多蔬菜错季上市袁但我总觉得还是当时
当令的蔬菜好吃袁它们全身都带着节令的信息密码袁蕴藏着特别的
味道袁在恰好的时段呈现独有的野高光冶袁也许是个人的偏爱吧遥 老品
种叫野调羹白冶的青菜袁处在冬与春的交接时段口味极佳袁菜味最浓袁
也最好吃袁浇出的汤碧绿袁食欲大增遥 本土小菠菜亦是如此袁既没有
霜打冰冻的发皮袁又少了草酸的涩晦袁分拣洗净不用焯水袁直接油锅
爆炒袁相当下饭袁烧盆菠菜鸡蛋汤袁不用加味精便透鲜了遥

清明节前后袁每天都能在小摊上看到粉嫰的枸杞头袁它是荠菜
之后袁最早上市的野菜遥 野枸杞头袁生高丘遥 饥人饱食如珍馐遥 冶这是
一种古老的菜袁它跟香椿芽等可有一比袁在海边滩涂上袁打了春枸杞
有点着急先冒芽芽袁而香椿则是慢吞吞的等待阳光遥 枸杞头才长出
半寸袁人们就已开始采食袁等大一年了才赶个鲜遥 明前的枸杞头袁乍
一看跟采摘的明前茶叶差不多遥 放在开水里焯或隔水蒸一下袁此时
不用刀切段袁清炒尧凉拌袁拍几瓣蒜袁滴几许香油袁都是难得的美味袁
满口清香袁满屋春色遥

每天早上袁菜市场醒得早袁比任何地方都要热闹袁买菜的人来往
穿梭袁打听挑拣袁讨价还价声不绝遥 我夹在人群中袁每次看到这些来
自乡村的菜袁就感受到春天扑面的气息袁仿佛看到细雨如烟袁听到流
水潺潺袁闻到了泥土潮湿的味道遥 我很喜欢买点春天里的野菜袁欢欢
喜喜带回家袁就图个尝鲜袁慰劳自己的味蕾袁也将自己的心更贴近春
天遥 我还会抽空下乡去自己采摘袁那种比买的还过瘾袁愉快的心情只
有自知了遥

看到我走过袁 那些摊主不失时机地向我兜售袁野早上才铲的袁新
鲜呢袁买一把吧遥 冶野刚摘的袁又鲜又嫩袁一捆 3 块钱遥 冶野青蒜尧萝卜洗
得干净袁不带一丝泥遥 冶有时候我路过不错过袁心动也会行动买点带
回家袁有时候我就看看袁相相袁两手空空袁感受菜场的春袁便足矣遥 我
相信袁春天是有脚的袁不管我买与不买袁它都从周边的乡村田野来到
了菜市场袁来到了海边小城人的心里遥 陪伴我们迈开脚步自由自在
地走在春天的阳光下袁多幸运我们在春天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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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鹤乡 彭岭 摄

四月的风来了遥它以时疾时缓的节奏袁穿越城市的
喧嚣袁吹散乡村的袅袅炊烟袁轻轻地倚靠在去年冬天码
好的芦柴堆上袁停止了三月倒春寒的连续呻吟袁以野无
人会得东风意袁春色都将付海棠冶的自信袁静静地袁分
散在这座沿海小城的田间小路尧林荫树丛袁在清明后袁
便开启奔赴初夏的旅程遥

四月的风是柔软的遥它轻抚着油菜花的脸庞袁似乎
是想用一种温润的力量袁给这些色泽明艳的花儿袁再增
添一些直面明天的信心遥它一直在盼望着袁盼望这个随
处可见的物种袁 在苏北的平原上袁 能够一如既往地繁
盛袁演绎出满目金黄的热情和奔放袁把那些花儿扑鼻的
清香袁好好地珍藏遥

四月的风是悠然的遥 它偷偷地摸了一把射阳河边
的杨柳袁浅浅地微笑着袁让本来就很青涩的柳叶条袁忍
不住娇羞地摇晃起来遥 不经意间袁竟又多了些野一树春
风千万枝袁嫩于金色软于丝冶的万千风情袁就连水中嬉
戏的野鸭子袁也都忍不住昂起了头凝视着远方袁像是对
遥远的爱情袁充满了憧憬和向往遥

四月的风是刚毅的遥 它坚定地让那几只雄性的知
了袁率先把野滋滋滋冶的鸣叫声袁从树梢的末端袁慢慢划
过广袤的田野遥仿佛就在那一瞬间袁蝉儿们迎接初夏的
野咏叹调冶也竞相野开喉欢唱冶了袁轻重高低此起彼伏袁
雄厚中有悠扬袁婉转中有狂放袁绿色的音符跳跃着四处
飞扬遥

四月的风是自由的遥 它陪伴着风筝在空中飘移袁
野儿童散学归来早袁忙趁东风放纸鸢冶的优美意境在此
刻呈现袁那条时紧时松的线拉扯着袁发出的野铮铮铮冶的

声音袁在天空的另一端展示着激情的舞步袁承载起童年
的烂漫遥 追求这份惬意时光的袁 更是把恣意飞翔的场
景袁定格在了夕阳的身旁遥

四月的风是欢乐的遥 它让青青的麦苗和绿绿的蚕
豆袁放肆地呼吸着雨后的清新空气袁沐浴着不期而遇的
朝阳遥 那洋洋洒洒的曼妙春光与田垄间叶片的野沙沙冶
嘶鸣交织着袁伴随着农人们开怀的笑声袁在畅想庄稼地
里美好的未来袁用力吹响野夏收之曲冶的前奏袁那音调袁
和谐而又悠长遥

其实袁在四月的风里袁我们还能看到袁孤独漂泊的
白云袁 始终与大地保持着若即若离又随时可以亲近的
距离曰四月的风中袁抽芽的银杏正发出喃喃私语袁那种
稚嫩的音质袁 连陌生的路人听了袁 也要忍不住凝神侧
耳尧细细品味曰四月的风中袁还有雏燕初飞于林间的喜
悦袁你看那一道道滑向天空的弧线袁分明就是在向即将
到来的春夏交替节点袁发出野友情提示冶的信号遥

野四月南风大麦黄袁枣花未落桐叶长冶袁这是唐代诗
人李颀眼中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初夏将至的景象袁其实袁
这又何尝不是农人们在春耕春播后袁 向夏收过渡时的
一种热切期盼袁说到底袁更是对时光流逝和人生变迁的
无限遐想遥 四月的风袁又像是青春的少年在吹响野追梦
的号角冶袁想象着袁自己要在逆境中袁依然用信仰丈量明
天的赛道袁并以最美的姿态袁阳光地成长遥

此刻袁我还站在四月的风中袁任奔涌的思乡情愫在
野诗和远方冶的渴慕中飞进飞出袁闭上眼袁就痛痛快快地
去感受袁那份被浓烈春意包裹的乡愁噎噎

乡村四月风
袁卫东


